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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地名
文/杨 钧

城市笔记

我喜欢看别人下象棋。象棋，我亦

能走几步，但只是晓得个“车走直马走

日象飞田”的水平。故而，在街头那些

象棋摊儿前，我只有看的份儿，断不敢

坐下来与人家一比高低。高英培、范振

钰的相声《看棋》里有扛着面袋子观棋

的段子。我虽不及扛面袋子的那位，但

也确属是喜欢观棋。一见到街头有对

弈的，就不由自主地凑过去，看上几

局。一次，老伴儿让我下楼打酱油，恰

好小卖部门口有人摆着棋摊儿，我便

站下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就把打酱油

的事忘脑后了。老伴儿炒菜等不及，下

楼找我，情急之下锁门忘带钥匙。煤气

灶上还炖着肉，已经嗅到煳味儿了，打

开锁公司的电话求救都来不及了，只

好冒着生命危险从邻居阳台上攀爬到

家里解危，险些酿成大祸！还有一次，

早晨上班等公交，站台那儿有个摆残

棋摊儿的。俗话说：下棋看三步。我看

那残棋，看了有六步，认定红方必胜无

疑。有另一位观棋者则说黑方必胜。于

是，我俩就对弈了起来。走到第六步，

我沉炮叫将，以为绝杀了，结果人家抽

车反将，我的老将动弹不得了……我

输掉100元。后来才搞清楚，与我对弈

的那位是摆残棋的一个托儿。从此，我

再不敢与人过招残棋了！

我看别人下棋，只是看，从不说

话。有道是“观棋不语真君子”嘛。当

然，我不是以君子自诩，而是我的棋艺

水平有限，还不到有发言权的份儿；再

者，与我不善言辞的性格亦有关。有的

观棋者则不然，在那里指手画脚，光支

招还嫌不过瘾，干脆抓起棋子替人家

走，并把棋子摔得掷地有声，口中念念

有词：跳马踏车看他咋走？遇了“好说

话的善者”，你替走了亦就走了，多不

过举目瞟一眼也就罢了；若遇了“不好

说话的拗者”，呛一句“你下还是我

下”，甚至边撂棋子边起身并指着座位

来一句“来，来，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来个“二比零”，那观棋者就灰头土脸

尴尬至极无地自容了！为防止这种“非

君子”，有的棋盘在楚河汉界处写上

“河边无青草，少多嘴”或“君子不动

口，更勿动手”。还有一些观棋者着实

让我看不惯。摆出一副大师的样子，先

替红方支招，遭执红者数落几句后，调

转马头，又去为执黑者卖力，地地道道

的叛徒一个——叛徒就是这样炼成

的！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下

棋，我的水平还没入道，故而，观棋，也

只是图个热闹。下棋，热闹事多着呢。

当地人给悔棋者起了个很不雅又极形

象的名儿，曰“挖手背”。有的弈者直骨

（当地方言，谓正直，有骨气），从不挖

手背，输就输了，推子认负就是了。而

有的弈者则不然。一不留心，让对方

将车偷吃掉了——懂点象棋的人都

知道，车在所有的棋子里最具杀伤

力，有“一车十子寒”一说，非万不得

已才“丢车保帅”哩，无辜丢车，那就

等于输掉一半啦！于是，就想挖手背。

对方呢，当然不情愿让你挖了。若挖

也可——便做一个动作：将偷吃掉的

那个车搁在自己的手背上，让对方取

回去。这让对方取也不是，不取也不

是，左右为难，很是尴尬！还有一种情

况——如若对弈双方实力不相上下，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若双方实力悬殊

太大，便会出现——老将围磨象喝水！

何谓老将围磨象喝水？即，一方将另一

方杀得只剩下了老将和一个象，象被

困在了河界上动弹不得（喝水），老将

被步步将军（故意不叫杀），只能围着

九宫像驴拉磨似的转圈。那个惨啊，

简直连观棋者都目不忍睹！对弈犹如

战场作战，虽看不到硝烟，但有时火

药味十足。对弈双方，若一方话语刻

薄，并带讥讽，而另一方又是犟性子、

倔脾气，便会起舌战，甚至会导致大

打出手。这时，观棋者就变成了拉架、

说和者了。喝酒有酒品，从酒品能看

出人品；打麻将有麻品，从麻品也能

看出人品；下棋也有棋品，棋品亦如

人品！

唐代诗人王建的《看棋》将对弈双

方及观棋者写绝了：彼此抽先局势平，

傍人道死的还生。两边对坐无言语，

尽日时闻下子声……

乌海，远在北方一处地

理名词，于我陌生。听好友介

绍，乌海与我居住的城市一

样，有湖，有山，不同的是还

有沙漠。

国土广，距离远，许多地方

是模糊的。先识好友，再知一

地，大都这样因果关系。久之，

乌海，如同朋友名字一样，不及

谋面作为一个

汉语名词熟悉

着。

近 日 忙 于

公司一张营销

海报设计，完工

后，公司要求全

员朋友圈转发。

群里同事们忙

着分享提交截

图。

在 跳 出 一

张多拉长截图

中。蹦出一个久

违的地理名词

——乌海。因距

离遥远的，鲜有

交集。乌海，这

地理名词也很少跳到日常中

来。

下班遇见那位平时少于对

话的同事。“你有朋友在乌海？”

对于唐突询问，他很是错愕，打

量我一眼，不知所云。我忙解释

道，“今天群里看到你截图，你

朋友圈上显示着乌海。”“你有

朋友在那里？”原本只是希望这

般询问，他也会喜悦应和着，

“是啊是啊”。他看上去茫然，面

无表情“怎么啦？”我把自己逼

得有点尴尬，“哦，我有亲戚在

那边。”看着无果，略觉尴尬，觉

得只有亲戚在那才有分量，急

忙善意撒谎补白一下自我，抽

身逃离。

背后两人议论声，“他今天

咋有些叨叨，有亲戚在那里咋

啦？我家即便在那里，也不是每

人都会熟悉？”

路过城市跨湖大桥，我习

惯每天站在观景台停留几分

钟。想起早先常奔走于城市，随

着时间，许多业已淡忘。有的地

方却记忆犹新。多因那城有着

人与事，好像加注了符号，记忆

在心。

人一生中，会因一人一

事，或因山水、美食、人文等偏

爱一城。想起第一次去桂林。

下了车，信步街头，四周打量，

貌似天生熟悉，像生活多年。

以后的日子，每次从南宁柳州

北上归，不匆忙时总会停留一

日，择漓江边闲坐，像是看望

一位老友。

说缘字，有

时在心，人与事

好像代表对一地

的感觉。读林徽

因《昆明即景·小

楼》写着，“那上

七下八临街的矮

楼，半藏着，半挺

着，玄在街头，瓦

覆着它，窗开一

条缝。夕阳染红

它，如写下古远

的 梦 。”文 字 好

感，像是曾经走

过江南里古镇老

街的场景，故而

会惦念起那些地

方。

因而，路遇陌生人问路，也

是热情相告，彬彬有礼。想起自

己在异地行走，问路成为对一

座城的第一直觉。

想起乌海，朋友间日常问

候，刹那，觉得朋友所居地名有

着温度。

一只无家可归的七星瓢虫

醉倒在啤酒里

苦海

泛起人世间的爱与恨

梦中

另一只翻山越岭，踏叶而来

我们注定是时间的炮灰

不必挣扎

就这样沉沦在幸福的泡沫里

越陷越深

观棋
文/李元岁

生活拼盘

瓢虫之死
文/晓 禾

一寸芳草


